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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们听评书
□何新

听评书也叫听说书。20世纪50年
代的时候，业余生活没有现在这样丰富
多彩。当时我家住在万县市的较场坝，
这里曾是旧社会典型的“三教九流”之
地，有些遗风还保持到1949年后的一
段时间。

那时万县市的川剧团也在这里，很
远的地方就能听到演戏的锣鼓声。小
时候看戏是一种奢望，起码高兴得几晚
睡不着觉。更喜欢戏园子里卖瓜子香
烟的小贩，头顶一个簸箕，或者腰挎一
个木箱子，盛放着一些小吃或者香烟，
在戏园子的巷道里来回叫卖，挠得娃儿
们心痒痒的，巴不得大人掏出几毛几分
钱来，边看川戏边嗑瓜子，那味道真是
不摆了！

时不时较场坝还有“唱猴戏”和表
演“杂耍”的圈子，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
人，小孩见缝就往里钻，大人在外面踮
着脚尖，脖子伸得长长的。看“唱猴戏”
和“杂耍”，要自愿捐款。“有钱的捧个钱
场，无钱的捧个人场！”那猴子或者班
主，双手摊着一面铜锣，绕着圈子，希望
看客撒一点“银角子”。这个场面，在很
多的“市井文化”中，找得到它的痕迹。

小时候生活窘迫，当娃儿的身无
半文，哪里有钱看戏，但喜欢“看抹和”
（不花钱的事）。等着“唱猴戏”和“杂

耍”的表演完毕，我们拔腿就跑，逃之
夭夭是儿时惯用的手法。听评书的办
法不完全相似，但有钱的人和无钱的
人相比，也等级分明。那时较场坝有
家茶馆，一楼一底、穿梁斗榫的木板房
子，楼上自然是茶馆老板的住处，楼下
一个大开间的门面，两排竹木相间的
靠椅，一左一右地挨墙摆着，既光亮也
整齐。椅子之间还有茶凳，便于摆放
茶碗。那茶碗叫“盖碗茶”，虽是陈古
八时的茶具，但喝茶时，端在手上送到
嘴边的过程，慢条斯理，很有风度，今
天看来还是一道风景。

听评书的人，有钱的早早地坐在
茶馆里，逍遥自在地拿着一把绸子扇，
跷着二郎腿摆闲白。舍不得钱的人就
只能站在茶馆的门口了，听“抹和”评
书。听评书，就是听说书人讲故事。
说书人用口述的方式讲故事，这在中
国已有历史。宋元时期产生的“话
本”，就是一些说书艺人创作的一种民
间文学体裁。那时经常听到的评书，
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小说故
事，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封神演义》。
故事情节用神话传说的方式，反映了
当时新旧势力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
什么周文王、姜子牙、元始天尊、太上
老君之类的人物，在说书人绘声绘色
的描述中，把他们天上人间的故事，演
绎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听评书有瘾，听了上集想听下集。
一部长篇小说，洋洋洒洒几十上百万字
的篇幅，在说书人的嘴里“添油加醋”
后，发挥得更淋漓尽致。说书人凭着三

寸不烂之舌，往往讲到精
彩之处时，将手中的惊堂
木一拍，说：“要知后事如
何，且听下回分解！”让人意
犹未尽，只好明天请早。

听评书耽搁了我们的学
业。当时父母在外地工作，我们
几个孩子由外婆管控。天天放
学后背着书包，躲在茶馆门前的
人堆里“听说书”，越听瘾越大。外
婆到处找人，我们回家后，还边吃饭
边讲评书里的故事。外婆骂我们，
整天不务正业，只知道“张飞杀岳飞，
杀得满天飞！”外婆是旧社会来的人，
不识字，也不懂历史。晚饭后，我们几
兄妹在她的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敷
衍了一阵当天的作业，整个学期的考
试成绩自然也不理想。

后来城里有了曲艺团，从前那些
“勾栏瓦舍”的说书场所，渐被取而代
之。如今已多年没有听到评书了，回
想起当年的平民生活，还觉得好耍、
有趣。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在重庆荣昌北部新区的荣峰河畔，
有一片静谧的园林，名叫八景园。“八景
园”这个名称源于清代乾隆年间，当时
荣昌的文人雅士，评出了荣昌最佳风光
的八处景点，它们分别是“石航秋水”

“宝岩飞瀑”“虹桥印月”“棠堰飘香”“古
佛眠云”“桃峰积翠”“龙洞栖霞”“鸦屿
仙棋”。如今，这些景点以艺术的形式
在园内复制重现。园内的每一块碑石、
每一个亭台、每一处墨迹，都显示出了
厚重的文化底蕴，它会让你在漫步休闲
之时，有一种穿越时空的留恋，感受到
千年荣昌的浓浓古韵。

濑溪河的支流荣峰河可以说是八
景园的灵魂，它像一条温顺的长龙贯穿
整个公园。河水清澈平静，蓝天白云倒
映其中。河的两岸草木茂盛，绿柳成
荫。成群的白鹭在景区翻飞翱翔，各种
鸟雀在林间各自快乐欢唱，给公园带来
了无限生机。

游八景园，要是错过了“石航秋
水”，那绝对是游园的最大遗憾。此景
点“航行”在荣峰河道中，原址“三奇
寺”已沉睡于荣昌仁义镇三奇水库水
底。据说这三奇寺是明代万历年间一
个叫健曾的日本和尚修建的一座名
寺。寺在金龟山下，寺右青狮、白象两
山锁水口、寺前遥有石山如航，故名

“石航秋水”。清代乾隆县令朱玉有诗
云：“古迹来何处？奇山尚记三。石航
横远浦，圣水入江南。”今天的“石航
秋水”，仍然能体现出荣昌人扬帆远
航、奋力拼搏的形象。

欣赏完“石航秋水”，顺势抬头，仰
望高处，一股飞瀑从天而降，大有“飞流
直下三千尺”之势，这便是八景中最有
灵动感的“宝岩飞瀑”。此景原址位于
荣昌昌元镇附近的七宝岩（老荣昌熟知
的红岩坪）。此岩临近濑溪河，依山建
寺。这里的水曾沿山倾泻入溪，玉珠飞
溅、烟雾腾空。清咸丰年间教谕谢金元
《宝岩飞瀑》诗云：“七宝庄严辟洞天，牟
尼诸佛锁苍烟。层云密覆峰争耸，飞瀑
横空练倒悬。”这“宝石飞瀑”与原景点
酷似，深得其精髓，值得一游。

如果用雄壮奔放来形容“宝石飞
瀑”的风格的话，那沿荣峰河溯流而上
的“虹桥印月”绝对是婉约柔美的典
范。此景原址位于荣昌城西濑溪河的
施济桥。因此桥为拱形石桥，水清月
明，交相辉映，形成了独特的“虹桥印
月”的画面。今天，你站在八景园的虹
桥上，仰望可以观天上之月，邀月为伴；
俯视可以赏水中之月，与月对话。到了
夏天的十五之夜，你甚至还可以浪漫一
回，入水戏月……

距“虹桥印月”景点 50米左右的
“棠堰飘香”，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此
景所指的“棠堰”原址在今荣昌吴家镇
海棠村，棠堰附近还有“香霏亭”。海棠
本无香，而此处独异，香气四溢，香飘十
里。《同治·荣昌县志》记载：“海棠无香，
独产昌州者香，故号海棠香国……”春
天，在阳光明媚的日子，你要是来到“棠
堰飘香”的海棠树下，你绝对会沉醉在
这温柔的香国棠堰里。

除上述景点外，佛气弥漫的“古佛
眠云”、喜气盈盈的“桃峰积翠”、灵气缭
绕的“龙洞栖霞”、仙气飘飘的“鸦屿仙
棋”四处景点也各具特色，内蕴丰富，随
时恭候你的光临。

在景区内沿荣峰河岸顺流而下，
有四个亭阁点缀其中，它们分别是左
岸的“香霏亭”和“望月亭”，右岸的“凉
亭”和“听水亭”。它们的外形飞檐翘
角、雕梁画柱，古典味十足。每个亭
台两侧，均刻有一副对联。其中“香
霏亭”的那副对联最具特色。其上
联是“棠香辉古邑千秋焕彩”，下联
是“惠雨沐新区八景生光”。这副
对联画龙点睛，写出了千年荣昌香
国棠城的悠久历史与活力。要是
你有空来香霏亭下下棋、品品茶、
看看书，你一定会感受到那份远
离尘世的宁静与飘逸，流连忘
返、乐不思蜀。

几年前，我把家搬到了与
八景园仅一步之遥的小区。
无论是春夏秋冬，无论是天
晴下雨，八景园都是我每天
必去的打卡地。清晨我在
这里迎来第一缕阳光；傍
晚，我在这里送走最后
一片晚霞。这里的每
一棵树、每一道景、每
一块石都深深地刻
进了我的记忆。

八景园，我的
朋友，我的恋人，
我生命中的那块
无瑕的翡翠！

（作者系
重庆市荣昌区
作协会员）

春江水暖鸭先知。
春回大地虫先觉。
最早感知春回大地的，是冬眠

的虫，比如无人在意的蚂蚁。蚂蚁
会在冬天来临之前，就把地洞挖得
深深的，还储存了足够的食物，然
后不动。立春，地气回暖，蚂蚁就
迅速钻出洞穴，到地表寻找食
物。蚂蚁需要春天，是因为春天
才让它僵死的躯体复活。

比起蚂蚁来，蜜蜂幸运得
多，因为人们非常在意蜜蜂过
冬。人们担心蜜蜂会冻死——
也确实每年都会冻死一些蜜
蜂，就给蜂巢覆盖增温，有的
用草，有的用棉。怕留的蜜汁
不够蜜蜂越冬吃，用白糖喂
它。因此，当蜜蜂感觉到春
风微微，不用动员，就会涌出
蜂巢，去采集花蕊。当然，这
是家蜂的命运。而野蜂在冬
天，被冻死或饿死，是常态。
因此，野蜂比起家蜂，更在意
春天，因为饥饿，春天一到，
它就要冲出去觅食。

比起蜜蜂，蝴蝶的冬眠
更加隐秘。蝴蝶的冬眠，一
般选在树洞或崖缝等地方，
并降低体温和代谢率，以维
持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春风
一度，蝴蝶就迫不及待地苏
醒，到花瓣上寻找食物，翩翩
飞舞，让人们眼花缭乱。

蟾蜍，俗称癞蛤蟆，也是
最早感知春天的虫子。因为
它的形象丑陋，不被人们喜
欢，但它是益虫，农人的朋
友。癞蛤蟆冬天躲在腐烂的
木头或地洞里。它排的卵在
水里，初看像细草绳，然后变成
蝌蚪时，那肯定是春天了。

独角仙这个名字大家不一
定熟，但提起金龟子，大伙一定
认得它。它的名字很美，其实是
害虫，吃嫩芽、新叶、花蕾和根
茎。在冬天时它待在腐叶土下
面，几乎不动，春天一到，它就祸害
庄稼和树。别看金龟子很小，但它
能让一棵大树死亡。

我还比较熟悉笋子虫，在一穷
二白的年代，我曾经捉过很多只笋子
虫烧来吃。它有个威猛的学名——
大竹象。冬天，笋子虫的老虫或幼虫
藏在土中。但春天一到，它就爬在幼竹
和笋子上，吃竹肉为生。

春天，百虫争鸣，集合成虫的合唱团，
它们歌唱新生、歌唱未来。这些声音虽然
细小，但却充满了节奏感，仿佛在诉说着春
天的梦想，以崭新的生命铸造生命的华章。

虫子的生命虽微不足道，但它们为春天
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韵味。它们都是一条条鲜
活的生命，充满了活力。有了虫、有了兽、有了
鸟，世界才热闹，人间才不寂寞。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万州区作协副主席）

春 虫
□马卫

八景园—绿水间的文化乐章
□陈维忠


